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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寒 凓
程晋仓

大寒与小寒都是二十四节气中表
征气温类的节气，小寒表示天气开始寒
冷 ， 大寒则是一年之中气温最低的时
候，《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云：“小寒，十
二月节 ，月初寒尚小 ，故云 。 月半则大
寒。大寒，十二月中，解见前（小寒）。 ”对
于如何度过大寒时节 ， 唐代诗人元稹
说：“大寒宜近火，无事莫开门。 冬与春
交替 ，星周月讵存 。 ……”宋代邵雍在
《大寒吟》 中亦说出这时节的气候物候
景象：“旧雪未及消，新雪又拥户。 阶前
冻银床，檐头冰钟乳。 清日无常辉，烈风
正号怒。 人口各有舌，言语不能吐。 ”

大寒时节的淮南地域又是何种的
景象呢？ 凌晨之风从淮北大平原一路滑
下 ，像脱毛的老羊皮大氅 ，贴淮河面擦
着走。 水面比白日里缩下去，滩涂裸出
灰褐的湿沙 ，缝里嵌着碎冰 ，冰碴如没
长齐的乳牙，脚踩上去，闷闷的“凓”，那
种钝重的闷响 ，似木棒敲冻腊肉 ，回声
被肉脂裹住，走不出多远。

在河堤沿看雾从河心慢慢升起，不
散开 ， 只在离水面高处平铺成一层软
盖，严严实实捂着淮河。 雾幔下的水还
在流 ，极慢 ，慢到能听见它擦着冰缘的
“嚓嚓”声，像老人从水盆里慢慢提出浆
硬的裤脚。 此刻，整条淮河似一盘被拉
长的旧磁带， 大寒就是那枚金属磁头，
将冷意一丝一缕录进去，也把田家庵淮
上码头的汽笛、 岸边长堤的枯草絮语，
都收纳进清寒的磁纹里。

翻过长堤石阶， 下到堤脚码头，花
上一块钱渡河到北岸去看大湾地。 麦苗
叶尖挂着霜钉 ，霜钉太重 ，把叶片压成
弯弯的弓，弓背触着冻土，硬是不折。 伸
手去拨麦叶， 叶背会发出细碎的 “沙”
声 ，不是叶片摩擦响 ，而是霜粉被弹落
的轻响 ， 譬若黑板上突然擦掉的粉笔

字，只留一隙白痕，转瞬就灭。
表土早已冻成硬壳， 壳下却松松软

软，指甲抠破一层薄冰，冒出一点混土腥
的潮气， 气裹着旧年沤烂的稻茬味，微
酸， 如同灶台上放冷的馊稀饭。 酸气上
串，霜气下沉，两气相遇麦根处，竟凝成
一条看不见的“暖缝”，缝里温度比外头
高，麦根就挤在这缝里，像躲进被窝筒的
小孩，外面再冷，被筒口总留一丝暖意。

远处传来“咚咚”的闷声，不是机器
轰鸣 ，是地下水冻胀 ，撑得田埂里暗渠
空响 ，如同有人在地下敲空瓮 ，瓮壁是
冻得发脆的黄土， 回声被牢牢箍住，只
剩一下一下，似乎就是大地的心跳。

这时节，瓦埠湖、焦岗湖的滩涂变化
不小。 湖水每年往湖心缩一尺，滩涂就往
湖里长一尺，滩边芦苇早被割尽，只留下
密密匝匝的苇茬，茬顶顶着尖尖的冰溜，
像无数支没羽之箭 。 风穿过箭缝发出
“嗖”的轻啸，声音被冰溜反弹回来，像箭
尾轻点在铁皮上，碎成短促的“凓”。

滩涂中有残沟， 沟水没被冻实，表
面浮着薄冰，薄到能映出水下气泡。 气
泡缓缓地移，不上冒，横着滑，如玻璃珠
在绸缎下慢慢游走。 跟着气泡走，走到
沟头 ，气泡突然消失 ，水面随即鼓起半
圆冰包，冰包“啵”炸裂，溅起几点冰星，
这是水在零下度数里吐出的最后一口
气，气被冰裹住，就成时间的小包袱，里
面藏有一冬的清寒。

蹲下身细看冰包边缘， 一圈白絮，

是湖底翻上来的沼气泡，已被冻成微小
白球 ，极似淘米水洒进星空 ，星粒转眼
就冷固成霜。 拿手背去触，冰包立即暗
下，温度被皮肤吸走，白絮慢慢变透明，
像突然关掉的灯 ，只留一点凉意 ，于掌
心久久不散。

此时节，钢筋水泥构筑的淮河大桥
也是变化了。 钢筋会冷缩，缩得把伸缩
缝里的橡胶条都挤出来，条面上结着白
霜，霜被车轮碾过，留下道道白辙，像有
人用指甲在黑板上划道，却怎么也划不
透那层冰硬的冷。

倚着桥栏远望 ， 一拖船正顶流而
上，船首劈开河面，水花被挤向两岸，层
层浪花卷叠成临时的小水堤，高不过一
掌，却足以让亮的河水从顶上翻过。 水
过堤发出 “滋滋 ”声 ，尾音被冷空气吞
掉，只剩“滋”的开头，短得几乎听不见。

河两岸的平圩电厂、 田家庵电厂、
洛河电厂的冷却塔， 正吐着蒸汽白龙，
龙身被北风抻得老长 ， 与河面平行着
飘。 风吸，白龙就缩成根根银柱；风呼，
龙身就抖出鳞片状的云絮。 白龙之间，
俨然是整座淮南城区的呼吸———吸，是
街巷里煤炉的青烟往回缩 ；呼 ，是水面
的裂缝又扩出一丝细痕。 我站在这水与
风的缝隙上方，宛如站在被拉长的橡皮
筋上，筋越冷越硬，却也在悄悄蓄力，只
等第一缕南风掠过八公山、 舜耕山，便
“啪”地一声回弹，抖落满身的寒。

城区里的老北头街巷窄得很，天色

被两侧山墙夹成缝。 理发铺的煤球炉里
塞满了炭火 ，火头闷在炉底 ，铝壶坐在
炉口 ，壶底水渍被烤成圈圈盐斑 ，盐斑
又被新溅的水珠覆盖 ，发出 “嗤 ”响 ，给
大寒的冷寂，配了一支短调的民歌。

巷口修锁摊前，铜屑飞出道道短暂
的弧线，没落地就被冷气冻成脆粒，落在
铁皮柜上，“叮叮”响，如一场极小的流星
雨。 铜锁与锉刀摩擦生出的热， 热遇到
冷，瞬间凝固，像给流星留了张小小的照
片。小巷深处，卖藕的妇人正蹲在路边掰
藕节，藕断处拉出细细的丝，织成一张透
明的网，网住了满巷的乡愁。

夜沉到底，河面浅滩处的冰面比下
午厚了些 ，厚得能把星光都滑走 ，星星
落在冰上 ，似被拉长的银丝 ，丝头嵌进
冰缝里 ，裂缝里传出极轻的 “凓 ”，俯下
身，耳朵可听到微弱的“咯”音从河底慢
慢滚来。 不是冰裂的响，是冻土被水流
掏空 ，上层水面失去了支点 ，在缓缓下
坠，坠得慢，慢到能把回声拉长成根线。

码头灯光扫过水面，线缝瞬间被照
亮，随即又暗下。 就在那瞬间里，发现裂
缝边缘，有圈极细的冰花，花是六角形，
比雪片小得多，像用银丝在黑幔上绣了
花边，边绣边拆，拆了化，化完便了无痕
迹，唯留一瞬惊艳，刻在眼底。

风凛凛 ，冷意还在加码 ，淮水继续
自我收紧， 像一条越拧越细的巨绳，将
凓冷一股一股拧进去， 越拧越紧实，细
到能勒住自己的尾端。 大寒，就是这条
绳的最后一股 ， 绳头系着淮南的河与
堤、麦与藕，绳尾系着即将来临的立春。

眼下， 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淮南
百姓来说，只需在这绳结里，留下一道细
细的缝，让风过去，让水过去，让凓冷过
去，让记忆过去，也让那即将漫过八公山
和舜耕山的暖意，先一步，悄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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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滨访古 祠宇凝香
姜之勇

2025 年年底 ， 我会同市谱志协
会的几位同仁驾车专程赴颍上谢桥
镇， 拜谒颍上龚集姜氏祠堂。

深冬的风掠过田野 ， 带着麦苗
的青涩与泥土的温润， 牵引我们走进
龚集南头那片庄严肃穆的建筑群———
颍上龚集姜氏祠堂。 从龚集街南头走
出右拐 100 米左右， 远远便望见朱红
的围墙掩映下的金黄琉璃瓦， 在阳光
照射下透着典雅的光泽。 祠堂门前是
一个不大的广场， 大门上方 “姜氏祠
堂” 四个大字颇显书法功底， 为这古
朴的建筑增添了几分文韵风华。 门前
一左一右两尊石狮默然伫立， 雄狮踏
绣球象征威仪 ， 雌狮护幼狮寓意绵
长。 门侧五寸高的门槛， 既彰显着家
族的尊崇， 也暗示着对先祖的敬畏。
跨进门槛 ， 三进三出的大院豁然开
朗， 前殿、 中殿、 主殿错落有致， 雕
梁画栋中的每一处细节都可见匠人的
精湛功底。 据颍上六韬文化研究会会
员、 祠堂负责人姜允强介绍， 颍上龚
集姜氏祠堂是在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姜
法民公的带领下， 全族人集资兴建，
历经三年于 2015 年清明正式竣工 。
落成典礼的时候， 来自全国各地的宗
亲齐聚于此 ， 祭祀先祖， 慎终追远。
还从当地和河南请来几个戏班子连唱
三天大戏。 一时间， 祠堂前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 也见证了姜氏家族精神的
凝聚力。 如今， 老族长姜法民已经去
世， 但在姜允强的介绍中无时不透露
出对这位修谱建祠者的尊敬与爱戴。

穿过前殿， 中殿又叫 “三公堂”，
大中公、 协中公、 立中公兄弟三人塑
像端坐其中， 大中公居中。 栩栩如生
的姜大中、 姜协中、 姜立中三兄弟仿
佛在向后辈诉说着一段乱世南迁的家
族史诗。 据 《颍上县志 》 及 1962 年
编修的 《颍上龚集姜氏谱序》 记载：
明末， 时任明兵部员外郎的姜大中奉
旨携三弟姜立中宦游江南 。 出京不
久， 闯王破京， 清兵入关， 明亡。 兄
弟二人无国可投， 无家可回， 辗转江
南， 落脚龚集。 后又回山东曲阜接来
祖母亓太夫人与二哥姜协中。 从此 ，
三公同心扎根颍上 ， 以忠孝仁义为
基 ， 耕读传家 ， 终成当地望族 。 如
今， “三公堂” 的设立， 既是对龚集
姜氏三位始祖开基拓土之功的感念，
更以 “三门 ” 同源的寓意 ， 昭示着
“三支并茂， 团结一心” 的家族信条。
“三公堂 ” 前的对联也颇让人深思 ：
“三公播德颍滨拓业垂万古， 阖族承
风龚集传家耀千古”， 这不正是维系

着三万余龚集姜氏族人的精神纽带
吗？

主殿建在最后面， 殿内正中供奉
着始祖姜子牙的塑像 ， 神情肃穆 ，
仿佛仍在庇佑着太公后裔 、 姜氏子
孙 。 步入大殿 ， 顿感庄严肃穆 。 大
殿两侧的彩绘壁画 ， 展示人文始祖
炎帝神农氏的功绩以及姜子牙的生
平故事等 ， 让观者直观地了解中华
民族的起源 、 姜子牙的历史贡献 ，
同时也丰富了大殿内部的视觉层次，
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 ， 增强
了游览的审美体验。

姜允强介绍 ： 祠堂的一砖一瓦
都凝聚着族人的心血与赤诚 ， 族人
们注重将祠堂建设与当地经济文化
相结合， 依托祠堂举办廉洁文化展、
开展地方民俗活动 、 非遗展演等 ，
还开设乡村书屋 、 便民议事厅 、 农
产品展销点等 ， 让祠堂成为服务村
民 、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平台 ， 实
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共赢 。 每
逢清明 、 春节等传统节日 ， 祠堂还
举办系列活动 。 通过祭祀 、 展演 、
座谈会等方式 ， 让姜氏家规家训在
这里随香炉里的青烟一同传承 ， 年
轻人在这里聆听家族故事 ， 爱心企
业在这里举办 “暖宗亲 ” 活动 ， 让
孝道与善意在祠堂内流转 ， 使祠堂
成为 “供奉先祖的场所 、 在外游子
返乡圆梦的家园 、 家族繁衍的见证
与历史传承的延续”。

夕阳西下 ， 祠堂的琉璃瓦上染
上一层暖橙光晕 ， 院里的松柏和银
杏树投下斑驳的影子 。 移步于古碑
和布满东西两面墙的功德碑之间 ，
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背后 ， 是一个
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 。 是啊 ，
这座矗立在皖北大地的祠堂 ， 以其
庄重的规制 ， 承载着家族的荣光 。
“三公堂” 的设立， 铭记了家族迁徙
的根脉 ， 而族人的世代努力 ， 更让
它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走出祠堂 ， 晚风送来附近农舍
里爽朗的笑语 。 我忽然想起一副对
联 ： “神农伟业家声远 ， 炎帝仁风
世泽长”。 所谓世泽长， 家声远， 不
正是这样在祠堂的香火里 、 在族人
的血脉里代代相传 ， 生生不息吗 ？
祠堂是中华民族宗族文化 、 伦理观
念与精神信仰的物质载体 ， 它贯穿
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 ， 与中华民
族的血脉联结 、 文化传承 、 社会治
理深度绑定 ， 是维系民族凝聚力的
重要纽带。

星夜，听着北方的雪
顾海涛

一个无风的夜晚， 温暖而清朗，
在门前的小巷散步， 身披璀璨星光。
路灯下， 泛着幽黑光泽的青石路面，
笔直地延伸到城墙下的公园里。 目光
穿越墙垛， 透过夜色， 隐约可以看见
远处绵延的八公山。

星空下的宁静忽然被打破， 伴着
铁路桥的震动声 ， 一列高铁带着流
光 ， 从山脚下由南往北呼啸而过 ，
顷刻又恢复了平静 。 那一节节亮着
灯的车厢里 ， 承载着的是回家的喜
悦 ， 是远游的兴奋 ， 还是旅者的疲
惫？ 思绪霎时随着高铁的轨迹飘向遥
远的北方……

手机响起， 屏幕上应景地显示出
北方的城市名称。 多年不见的好友传
来略带醉意和倦怠的声音， 与我诉说
数十年的思念、 回忆、 苦闷和感动。
他说， 屋外现在正下着漫天大雪， 在
这样北风凛冽的夜晚 ， 特别想念家
乡。

当年， 我和好友一起踢球、 一起
逃课、 一起打闹， 一起在无数个黑夜
里， 伴着齐秦和费翔的歌声， 畅谈着
人生、 爱情和未来。 当我们的梦想图
景还没有编织完整， 他就因家庭和生
活原因 ， 踏上了去往东北的从军之
路。

本以为几年后 ， 他可以退伍返
乡， 我们兄弟们还能并肩相守。 可好
友为了不给家里添负担， 边训练边复
习， 成功考取了军校， 扎根军营， 彻
底留在了北方。

这些年， 好友从尉官到校官， 军
旅生涯平顺， 还在北方城市娶妻、 生
子、 安家落户。 其间偶尔回来探亲，
呢制军装英武挺拔 ， 看上去意气风
发。 我们一边为他荣归故里而高兴，
一边为他从此聚少离多而叹息 。 后
来， 他为了妻儿就地转业， 独自撑起
北方小家的门户。 从那以后， 我们的
联络越来越少。

接到久违的电话， 对于心思早已
不再纯粹的我来说， 开始还以为有事
找我帮忙， 可电话那头的话语， 纯粹
而简单， 渐渐把我的思绪， 带回了青
葱岁月。

我坐在小巷旁边的台阶上， 静静
听着好友的诉说。 在他的讲述下， 几
个年轻人稚气未脱的模样又跃然眼
前。 那年我们一起在城墙上冲着远山
呼喊， 把青春和梦想寄托在源源不断
的回音里； 那年我们一起在我家阁楼
上彻夜畅谈， 把烦恼和困惑都融化到
袅袅飘散的烟雾中。

他说 ， 北方有家人 ， 很好很温
馨。 但故乡的一切， 仍是自己永远不
愿醒来的梦境。 这些年， 每当从电视
上、 报纸上、 抖音微信上看到故乡寿
县的消息 ， 他都会关注 、 下载 、 转
发。 看到幼时玩耍嬉戏的破旧街道、
巷落 、 城墙 、 寺庙 ， 如今都流光溢
彩， 成了火爆的网红景点； 当年乘坐
农班车一身尘土到达的偏远乡镇， 现
在成了蒸蒸日上的经济开发区。 在开
心和骄傲之余， 更想常回家看一看。
不论乘飞机、 坐高铁都方便， 因为家
乡周边有机场和高铁站。

好友特别羡慕我的老父亲， 作为
当年同样在东北戎马生涯二十余年的
老兵， 转业后， 最终选择回到了阔别
已久的家乡， 亲身参与和见证了古城
的发展与变迁， 亲手维系着几代人和
睦相处的幸福家庭。 好友说， 老爷子
当年所在的部队 ， 他都一一去探访
过； 不少留在东北的老战友， 他也都
一一联系上了 。 诚恳邀请我带着父
亲， 再去老部队走一走、 看一看， 再
和老战友聚一聚、 叙一叙。 他说， 自
己父母都已不在， 内心深处已把我的
二老当作自己的父母， 经常想念当年
在我家吃住的场景， 两位老人慈祥的
模样难以忘怀， 更添了几分乡愁。

友人的声音渐渐困顿， 微微的叹
息伴着不时的沉默。 我也不再说话，
静静地将手机贴在耳边， 仿佛听见北
方夜晚落雪的声音， 簌簌地， 轻轻柔
柔、 绵绵长长……

又一列高铁驶过 ， 由北向南 ，
在星空下划过一道白色的长影 ， 闪
闪发亮 。 北方的列车会不会是披着
雪花而来 ？ 应该不是 ， 因为无论多
冰冷的雪， 到了温暖的故乡， 都会融
化。

大 寒 钟 鸣 唤 春 归
刘文勇

大寒， 冬之终。 大寒至， 阴寒冰冷
浸覆大地。 凛冽咆哮的寒风， 刀锋般划
过天地时光， 淮河大地的根脉不为所动
矗然屹立。 巍巍八公山， 若静卧沉睡的
巨龙， 静等暖阳唤醒它的精魂。 洁净的
白雪， 纷纷扬扬地飘洒， 荒芜被覆盖，
陈旧被掩埋。白雪深覆，泥土下蕴育生命
的根，在黑暗中蛰伏，静听春的声音。被
誉为“花中之魁”的梅，以她雪中高士的
志向，在瘦山寒水间，红如火，白如玉，在
冷艳中微笑，在寒风中映雪。“君子之花”
的兰，高洁坚韧，向阳而开，倚爱而栖，刺
破冬末苍茫，叶舒铁骨呼唤花魂。大寒，
是冬的蛇尾、春的马首。寒极暖生，冬愈
以凛冽，春愈以温柔。淮河儿女站在大寒
的门槛旁， 倾听上天敲响的送冬迎春的
钟鸣声。那钟鸣的强烈声波，震撼淮河大
地，低沉厚重的频率，庄重威严和谐而高
妙。 遥望冬的跛脚而蹒跚地走进寒冷的
隧道，时光路途愈行愈短，直至终点。大
自然诸鸟应和上天之声， 报春鸟首开清
脆歌喉，春的信使乌鸫鸟，歌喉婉转欢呼
春将归来。“金衣公子”的黄鹂鸟，是大自
然的歌唱家，抖擞着金黄鲜丽的羽毛，嬉
戏林间，歌声悦耳、婉转动听。那象征春
的燕子，轻盈灵动，以敏捷灵活而优雅的
舞姿，在空中翩跹着多彩的舞蹈，爽爽地
传递着春的清新与和暖的气息。田野边，
道路旁， 白杨树的光秃枝条显得冷峻高
大。 农家院落， 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雪
人，仿佛牵着手连着心，缓慢平稳地走向

冬天的尽头。春暖的低吟，燕雀的呢喃，
微笑着向淮河大地迎面而来。

大寒，景致美。大寒时节，万般风景
蕴含其间。寒风虽寒，无损天地之美，淮
河儿女渴盼春的意念时， 仍难舍冬之景
观。那冰挂晶莹，悬于檐角枝头，似时光
的五弦琴，叮叮咚咚的旋律，坠地脆响。
那白雪包裹的街道、包裹的路灯、包裹的
绿化树，耀眼鲜丽。白绒般的雪，飘洒逸
落，片片手掌般的雪块，掉在雪地上，发
出的砰咚声，像是节日的锣鼓庆典。淮河
的土地，成了冬天画家的画布，上天妙手
一挥，灵动一指，纯净的水墨长卷立展淮
河儿女眼前。八公山的青松，万千落叶枝
干，不屈严寒，不畏冰剑，刚强不屈地以
坚韧的姿态，书写着生命的新篇。院中墙
角的腊梅， 满目嫣红， 驱散了大寒的寂
寥，淡香飘洒，镌刻着春的美颜华彩。大
寒酝酿孕育着暖暖春意与明媚的春景，
灵动生命渐渐苏醒。 淮河儿女在大寒的
美景中 ，以眼观 ，用耳听 ，守着真 ，护着
根，如沉默的巍峨八公山，在乾坤的光谱
中，伫立成自己的巍峨，把文明的底色，
涂染得更深沉更浓厚。 淮河大地在大寒
的冰封中，春天着地的脚步声，清亮而温
暖。

大寒，诗意浓。岁晏时节，寒威盛，春
光跃动袅升，春的宏大交响曲正待奏响。
淮河大地诗意的风歌，吼寒曲，呼啸着冰
雪的凛冽之音，声若雷，利似剑，卷山峰，
掀洪流， 纵横驰骋天地间。 天地默默匿

隐，脉仍搏动，气息尚清。大地母亲的呼
吸，既轻而缓，又深而沉。田野麦苗的舞
动，蕴含着绵绵充沛之力。大寒诗意的雪
舞，质洁形美，曼妙而幻，若仙女凌波，如
神女逸飞，袅袅娜娜，轻盈柔美。雪影熠
熠，抒长夜幽情，赋天地雅韵。片片玉絮，
像岁月精魂；朵朵银花，若天女献心，清
新而妙然， 情真而意挚。 大寒诗意的冰
思，玄冰百里，封山锁河。冰纹聚敛，似八
公山眼眸，凝睇大寒冰光；如淮水明镜，
映照冬天寒曦。 冰魂守岁华， 寒魄蓄春
声。阴阳促春芽滋长，万物静候春光。大
寒诗意暖流涌动，寒料峭，冷极至，天蕴
春韶，地升华彩。冰雪潜流，涌蓬勃春望。
囚寒狱之阳， 决绝破冰， 这是生命的力
量，在寒威中积蓄，于严势里蕴藏。墙隅
的梅，暗香飘逸，为寒流冷光，添上温婉
柔肠。淮人的庐舍，暖焰生辉，馐馔飘香。
阖家团聚，春暖情怀，温软绵长。

大寒，唤春归。民谚说：“小寒大寒，
无风自寒。”民间俗语更直截了当：“三九
四九，打骂不走。”大寒冰封雪覆，朔风怒
吼， 寒冷直抵心骨。 粗犷豪放的淮河硬
汉，不与呼号的北风叫板，只与家人共济
躲冬。 淮河儿女说 “过了大寒， 又是一
年”。大寒与岁末相逢，大寒后直抵除夕，
人们喜悦之情频添脸颊眉间。 这时淮河
天地飘逸着浓浓的年味， 家家户户为大
年做准备，置新衣、制腊味、扫旧尘、备年
货、吃传统美食等，轰轰烈烈迎新，热热
闹闹接年。大寒后，立春来，万物复苏，新

的轮回启动。大寒的日子，潜藏着暖心的
喜悦与温馨。阵阵微风，拂来扑鼻春香，
携带着春雨馥露的味儿。 雪松得微雨滋
润，英姿飒爽，苍翠浩瀚。田野逢甘霖而
丰饶，一派生机葳蕤蓬勃。严寒褪尽，大
地回春。不畏大寒，淮河酒越喝越暖，有
家酿美酒助兴，最惬意的温暖莫过于此。
家人围坐，好友相聚，围火炉，温美酒，细
聊闲篇，淡酒兴神，暖了身，又暖心，大寒
不寒。彤云冰冻低垂地面，淮河天地洁白
宁静，山河一色，阅自然，悦冬色，感受天
地美韵， 体察自然纯净， 心旷神怡的肌
理，好像洗涤了世间尘埃。淮河岸边，古
城墙下的垂柳，悄悄返青泛绿；院中窗下
梅花饱含春风。人的心情愈来愈愉悦，物
丰品多愈来愈富足。 淮河大地， 八公山
岭，古城内外，春神的脚步踏着季节的鼓
点，朝着温馨美好， 健步走来。

冬去春临， 星月运行。 时光流逝，
季节更迭。 岁月流转连绵天， 韶华溢彩
繁荣世。 上天敲响的钟声， 袅袅萦回淮
河大地 ， 神秘而深邃 ， 空灵而清幽 。
淮河天地仿佛置身于仙界最美的时空。
呼春来 ， 唤春归 ， 万物恭迎春来 ， 人
间回荡春声 。 上天钟鸣的巨手欲推开
春的大门 ， 春的绿色大幕也将缓缓拉
开 。 在这峥嵘盛世里 ， 上天钟鸣的霞
光 ， 为淮河大地镀上了璀璨耀眼的华
夏高风的金光； 锦绣春色的岁月， 为淮
河儿女捧上最丰厚最慈爱的风骨千古的
褒奖。

本版责编/苏爱华hnrbrt7726@163.com

□随 笔

□散 文

□散 文

生命中不能没有冬天
赵鸿冰

推开寂寞的寒窗，外面的世界一片圣洁，一脉相连的远山
白皑皑一片，古城墙若卧龙般身着臃肿的银装，纹丝不动地立
于雪野之中，护卫着一夜风雪洗礼后的小城。 护城河失去了
往昔奔突咆哮的气势，变得恬静起来，未被雪层覆盖的水面，
在冬风里漾起微微的涟漪。

雪足足下了一夜，覆在檐角路边，高高矮矮的楼房，平平
仄仄的道路，便也有了几分冰饰玉砌的模样。 稀稀疏疏的人
流、前前后后的车辆也在这雪上深深浅浅、晃晃悠悠地行进。
调皮最是八九岁的孩子、十二三岁的少年，顾不得看路上是否
有人，纵身朝雪地上一冲，溅起一大片雪花。 潇洒最是情窦初
开的少女，撑一方明艳的花伞，在街道上以模特儿的“猫步”踏
雪，任路人蓦然回首，睹其芳姿倩影。 小伙子们更是少不了在
冰天雪地展示其风采，漂亮的霹雳舞动作，令人赞叹。 老妪、
老翁只管无声无息地蹒跚走着———真是岁月不饶人呀，就像
这残酷的冬日，转瞬就淹没了他们的青春、朝气和生命力充
沛的盛年！

我也走在这雪后的时光里，听踏踏的脚步声践在雪上，践
着我纯洁无垠的思绪。 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带给人
们的似乎只有清冷、严寒、肃杀、萧条，但冬天不也依旧带给
人们欢乐和喜悦吗？ 雪不就是自然献给冬季里的人们的最好
馈赠吗？ 田野里，麦苗盖上一层厚厚的被褥，千树万树的枝头
上冰饰玉砌，让人联想起岑参笔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的意趣。 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手堆起了雪人，塑起
了罗汉，欢声笑语使人忘记此时正是冰泪横流的冬天。

日出雪霁，晴朗的天宇下是清新的风清爽的大地。 害虫
冻死了，尘埃消逝了。 那些复苏的生命经过冬雪的滋润后，重
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生命中不能没有冬天！ 我想对着苍茫
天地、皑皑雪野说，冬季最好来一场雪，三九最好来一场雪，来
一场如席飞雪，来一场鹅毛大雪，来一场潇潇羽雪！

生命中不能没有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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